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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城市的背面
城市的横截面上，它们被高楼大厦挡住了矮小的身影；城市的纵截面，它们渺小得找不到踪影；从城市的空间里，它们被挤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城市的时间里，它们却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沉淀在一座城市最传统的缝隙里。
1、 实地采访：

一个老城厢人背后的故事——我们的生活
它们，是上海老城厢的纵横弄堂。他们，是默默生活着的老城厢居民。
一条歪歪扭扭但勉强能看到尽头的小巷，深藏在繁华市区和热闹的城隍庙旅游景区之间。从巷口走进去，便是一幅与外面迥然不同的景象。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来往着行人和脚踏车，偶尔穿梭几只骨瘦嶙峋的野猫野狗，回收废旧电器的三轮板车伴着喇叭里的叫卖声缓缓飘过。两边的藤椅里深埋着无所事事的老人，摇着蒲扇驱赶蚊蝇和热气。背后的牛奶箱敞开着半生锈的门。头顶是胡乱缠绕着的电线，和晾在半空中的竹竿上湿淋淋的衣服。
经过了杂货店，金银店，五金店，我们几经反转终于找到了目的地，丹凤路174号吴阿婆老人的家。屋子在二楼，穿过一条阴暗而狭窄的小路，脑袋旁边就是一长排裸露的电表，两边是公共厨房，菜厨，公共卫生间，陈旧的杂物七零八碎的铺陈在过道上。
然后我们看到了马桶和痰盂罐头——采访之前我们一度以为无法找到但十分重要的时代物件。
沿着弯曲狭窄的楼梯上去是另一番世界。打开一扇门，我们来到了老人的家。
这间屋子大概加起来二十个平方，上面算卧室，下面算客厅加小厨房，由一次只能过一个人的木梯子连接起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楼下有冰箱微波炉空调，，家具都是老式的蛋很干净，小小的空间里冷气很足。老人热心地端出冰镇绿豆汤盛给我们喝，很纯正的外婆家口味。
老人刚打完麻将回来，自从老伴离开之后，这是她每天必备的娱乐活动。今天赢了些小钱，心情更加不错，很热心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老人是五十年前搬来的，周围的邻居也都是好几十年的老面孔了。我们早就住习惯啦，老人说，不像新式小区，这里没有浴室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生活起居一切都按旧时代来进行，每天早晨要去倒马桶，洗衣做饭都去楼下公用的地方挤一挤。
那你们想不想搬到远离市区的新式小区里去住呢？我们原本以为老人们住惯了这样的弄堂不会愿意搬迁出去，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回答当然愿意——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不是老人们喜欢这样的旧式生活，实在是忍耐久了早已习惯了，如果有机会搬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他们当然都十分乐意离开这里。
这里的房子全部是木制结构，踩上去地板就会吱吱喳喳地响，行动起来都得小心翼翼的，不然自己容易跌倒，也会吵到隔壁邻居——这里的隔音效果基本为零。门窗也都是木式的，台风来了就容易关不上，老人说以前屋顶一到夏天就漏雨，听到打雷了就赶紧拿个盆子放在地板上接水，水不能浪费掉还能省水表刻度。老人还回忆说这里曾经坍塌过。虽然很难令人置信，但她的表情告诉我们这一定是事实。
我们问她这里为什么没有旧城改造呢，她说因为这里的房子设备实在是太差了，线路什么的无从改起，一改就需要把整栋楼拆掉重建，但这个地段每间小房子都市价近百万，政府怎么拆得起呢？老人回忆说几年前市领导来视察时曾经被很多居民围绕着，希望他能帮忙，对方只是回答尽量尽快，所以只好一拖再拖，久而也就没有人提改造的事了。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一年又一年。我们问这里住的是不是都是老人。她说是的。有些老人去世了，房子就留给亲戚的老人继续住，好腾出大房子给后辈们用，现在这里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少数租房客了，大部分年轻人受不了这种生活条件而宁可去更远的地方租房。
如今这里的居民都上了年纪，腿脚都不那么灵便了。每天刷马桶倒痰盂罐头的琐事都雇专门的人代劳，出一点钱省点力气。独居的老人们大部分都不再自己开锅做饭了，做多了吃不完浪费，也没有精力每天买菜烧饭跟别人挤公共厨房了——不远处的食堂为他们提供每日三餐，做好的便当盒放在弄堂口，老人们到了饭点自己去取，吃完了再把盒子放回去，七块钱一顿正餐，有荤有素，这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主意，老人也很满意这样的伙食安排。
我们想了解这里居民的日常活动，老人说他们都很爱打麻将，这是最固定的娱乐活动。养狗养鸟的也很多，确实一路走来头顶上挂着好多鸟笼。这里地段好，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很齐全，公共基础设施也很完好，老人们常常在周末坐车去小辈们家中坐坐，一天总是很快便过去了。老人虽然记不清自己的日常生活，但从她的叙述中，我们能感觉到晚年的安逸与清静。
临走前老人特意从楼上办下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马桶。座位传统文化的时代印记，我们真的事先没有想到还能在上海找到日常使用的马桶。老人用的马桶看起来是木制，其实是塑料的，她说这一带的老人都用这样的马桶。在水乡文化中，马桶是一种重要的日常清洁用品和精神象征。随着城市的发展它正在走向消逝。现在这里找到了尚未被遗弃的马桶。也让我们看到了江南文化存活的一部分，虽然它已经是如此微不足道。
采访完毕。下楼时已近傍晚。楼下的公用厨房开始热闹起来，戴着耳机起油锅的大叔，洗菜叶的阿姨挤在一条过道上，油烟弥漫，水花四溅。不远处门口还有已经开桌吃饭看电视的老人。
走出弄堂口，夕阳西下，对面高楼的灯光开始亮起。穿过弄堂的凉风拂面，夹带着晚饭的香味。半导体的声音开得很响，天气预报在半空中徘徊。一天又将落幕，第二个一天又将来临。
这就是城市，LED屏幕再璀璨也不能遮盖对岸微暗的街灯，夜生活再丰富多彩也不改变他们的茶米油盐，再光鲜亮丽的城市之脸，都不能覆盖不为人知的陌生背面。你以为它不是现代，它却真实存在，喧嚣与清静并行，穿梭在高速与摩登的时代里。
2、 调研报告：
古老的水乡文化——一部人类与水共舞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水共舞的历史。 而江南这块土地，更是与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没有水，就不是江南。
2.1时间中的江南水乡
水总是在大地上运动着。在人类社会以前，动物无可选择地适应着水的运动，很可能今日的家园明日便是水泽，鸟兽迁移，寻找合适的土地。人类一开始对自然之顺应也如同鸟兽，毫无反击之力。后来，中国成为一个农业大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口不断地增长，土地的需要也在增长，向水要土地的历史就一直在进行着。
于是，在中国历史中出现了圩田制，江南水乡的水空间也是因为圩田而形成的。圩田的称法起于宋代，就是把低洼的土地或沼泽、湖泊的周边用堤围起来，辟为农田。河湖自然的泥沙沉积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人为的圩田大大加快了河湖缩地的进程。圩田分离，将原先是湿地的江南，成为陆地和水，形成了水陆空间。到北宋时期，南方人口已接近北方人口的2倍，垦田数和赋税总额都超过了北方。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家，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是以农业经济为标准，所以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就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早在唐代时韩愈便称:“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众所周知，太湖流域曾经是一片湿地。通过近千年的圩田，才形成了河网和农田的格局。所以，太湖流域除东江、松江、娄江外，大多为圩田形成的河网。这些河网通过农田灌溉渠相连，形成独特的江南大田景观。而依河又形成市镇及独特的滨水形态。所以，谈到江南的滨水，不可不谈到依河的小镇，这是中国滨水景观的奇葩。
2.2空间中的江南水乡
江南市镇都是零星散落在稠密河网水系关节点上的商业性聚落。所以其市镇规划格局也是依照河流的走势形成的，而每一个市镇因所处位置的田制所形成的回河流形态的不同，其规划格局也不同，一般均因地制宜地依照河势而建，比较多见的有以下几种形态：一字型、十字型、丁字型、环状。
江南水乡均依水而建，由水而生，因水而活。“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流泉，即流水，是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依靠，是生命之源。此外，古代水运在交通运输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为追求便捷的交通、用水排污的需求和遵循千百年来祖宗留下的“阴阳风水”之说，江南水乡多以市河为中心，依托市河发展起来。粉墙照影、蠡窗映波，形成了美轮美奂的水乡人家。
2.3生活着的江南水乡
“一条水巷弯弯流，水巷的船儿轻悠悠，巷边桃花胭脂色，青砖墙外开满枝头……”我们实地走访了几个典型的水乡古镇：上海朱家角，浙江乌镇、西塘和江苏的同里。
一、朱家角：江南最大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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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放生桥
　　一样的江南，别样的水乡。漫步于古镇朱家角，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水乡风情，是清新温馨、沁人心脾的明清气息，她宁静而不消沉、厚重而不张扬的文化遗风让我肃然起敬。古镇朱家角水之美、桥之古、街之奇、园之精，不临其境，难言其妙，不踏石板老街，不探深巷幽弄，不走拱型石桥，不乘咿呀小舟，又如何体现“船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古镇朱家角迷人之处还有是世人皆知的“三多”，就是名人多，明清建筑多，河埠、缆石、茶馆多。 
　　古镇内河港纵横，九条长街沿河而伸，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36座石桥古风犹存，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我惊讶于上海市郊还有一块保存得如此完好的的天然景观，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曲径幽弄，娉婷村姑，还有那踏上去光溜溜的青石板小路，一年四季繁华似锦的无边春色，清绿如碧的潺潺流水，静谧安详的小户人家。
    漫步于古镇朱家角，小街幽巷，石桥楼阁，尽收眼底。古乐悠悠，流水潺潺，枕河人家，亦真亦幻。朱家角的每一块青石板，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每一间老屋都充满了一种神秘，每一只鸟蓬都保存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漫步于古镇朱家角，梦里忆江南，你会找回故乡的记忆。“明清一条街”的北大街上，至今依然演绎着古时“长街三里，店铺千家”的繁华。这条老街，宽仅三四米，最窄处仅两米，两边砖木结构的小楼与滴水檐几乎相接，构成“一线街”奇特景观。街北测的商铺，前临街，后靠河，街东起“放生桥”（上海地区最长、最大、最高的五孔石拱桥），西至美周弄，三百多米的距离中，明清建筑精华云集一处，令游人叹为观止。
二、乌镇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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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古镇
　　“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飘然而过……”，这是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对他的家乡——江南水乡乌镇所做的描写。
　　最初对于乌镇的暇想源自明确标志为乌镇的一组图片，那如悲欢般分明的黑白构色和简洁利落的线条构图，干净清爽，温婉沉静，在清清冽冽地表达出江南水乡的意韵时，恰到好处地仿佛作画，留白般地予人无限的暇思，你可以寻着江南小巷湿漉漉的青石地板的无限延伸随时光回朔百年、千年，透过那经历风霜的轻灵水净，感知它历经千年洗炼的沉稳淡定，或者你可以反窥经年以前它的大气繁华和富甲昌盛，总之，宁静沉稳也罢，绚烂磅礴也罢，全在你。
　　及至后来，由于对乌镇的神往，于是便有了很自然地对于与它有关的一些信息的关注，方始知道，乌镇乃一代文学巨将茅盾故里是也，不过，不知是先入为主的关系作祟还是别的一些不可知原委的干系，乌镇之于我便就只是乌镇，不带有任何别的附加色彩，或者说，在我眼里，不知道究竟是乌镇的韬光养晦成就了茅盾还是茅盾的光环滋润了乌镇，抑或是如今二者的相得益彰？呵呵，此为私下闲聊，权当个人的，隐秘的一点想法，而乌镇，无论如何，它便就是乌镇了!
已经几近落日余晖，阳光散落在水面，并不耀眼明丽，只是薄薄地细碎零星地镀上了一层江南水乡的色彩，仿佛江南素淡的女子，带着吟吟浅笑，款款而来，虽是素面朝天，却早已是万种风情氤氲，温婉沉静，不胜娇羞。踏着脚下的青石小径，轻轻地轻轻地，深恐惊扰了小镇惯有的宁静，置身于此，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年代，不知身是客，倒是迷恋起这种时光的穿梭，遗忘于浮华，超然于尘世。此时的乌镇，一切显得格外的悠远古朴，夕阳西下，更衬托出它的静谧安闲，曲曲折折的青石板路，由于年久的磨合显得光亮平滑，夕照下竟也泛起柔和的光，而古旧的门楣残雕和斑驳的漆痕便昭示出时光的魅力，在乌镇这样典型的江南水乡，水与桥是其最主要基调的同时也成其最为浓墨重彩的风景了。
三、西塘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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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古镇
西塘，是古典的，有着宋词的意景。
一条T形的河叉，两岸是明清的建筑，青瓦木雕，古色古香。藤曼沿着水边的墙缝里长出来，爬上去，好象已经爬了几百年了，总也爬不到头。除了藤蔓，还有苔癣，也一样的古老，也一样的年轻。从屋檐上伸出来的巾番，表明那是一家家的酒肆，茶房。那样的巾番，大都市里已经见不到了，只在宋词里才有。河叉里，偶尔有一只小船摇过来，捎公气定神闲，轻抒双臂，仿佛没用劲似的，不是他在摇船，而是船在摇他，头上一顶旧毡帽使人想起鲁迅或者周作人的散文。水上半轮拱桥，水里半轮拱桥，构成一轮满月，小船就从月亮里摇出来。水波不兴，两岸的房舍倒映水中，静静地，有如一幅水墨画，意蕴悠长。一只水鸟偶而会掠过水面，涟漪传播开去，哦而，水面又恢复了平静。河岸边，是青石板的长廊，三，五个老人，围座在一起，拉着家常。这样的景象只在下午才有，晚上是见不到的。
晚上，又是另一番景象。黄圆的月亮爬上了。西塘进入了她的梦乡，可是，沿着河岸一排排红红的灯笼，表明西塘还不愿意睡去，而游人却象进入了梦乡。
藤蔓不见了，苔癣不见了，青瓦木雕不见了，夜色罩下来，把西塘罩进了一片宋词的意景中，温婉，缠绵，朦胧——。水里是霓红的的灯影，在闪烁，把一河清水变成了一条采河。满河的霓红色，浓得用浆也划不开，小船只在霓红中慢慢地移动。小船划过，浆边荡起一圈碎银。近处的飞檐还依稀可辨，远处的房舍就只在天际留下黑黝黝的剪影。河边的窗棂，有的关着，有的没关，灯光从里面散发出来，也把宴席上的嘻笑事，喧哗声带出来。在朦胧的灯影里，那些宴席上的人影，看上去更象古人，或笑，或唱，或醉，古人在酒席上，怕也是如此。长长的窄巷，幽深，冷寂，有些怕人，头顶一线天庭，星星在高远的天庭上明灭闪烁，仿佛专为路人壮胆似的。
四、江苏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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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退思园
同里的颜色是砖青色的，处处散发着久远的味道，让人面对时总有着历史的深厚，老酒一般让人迷恋。穿行狭长的巷道，古老便扑面而来。如翻飞飘浮的落叶，把淡淡的幽怨附着在齐整有序的青砖上，随着悠远变曲前去。如精致绝妙的雕刻，把凹凹凸凸的深刻着色在半开半掩的窗扉上。于风雨中进行饶有情趣的沟通。
在同里，时光是迟缓的，它在观游者的指点中流走，它在沿街老人的言谈流走，它在纷繁枝叶的银杏树下流下……。无意抬头，有几只鸟雀从容飞过，不留一丝的痕迹。那只雪色的老猫在斜斜阳光照射下，慵懒地躺在散发着沧桑气息的屋脊上。一点白色映衬着灰色调的建筑，生命的灵魂便焕然而生。它是在等待还是在观望？它是在回忆还是向往？那悠悠自在的状态无不表达着同里人淳朴的生活状态。骑马墙上的青苔还在，挥之不去的却是吴越文化的精髓。携着风行过勾栏的优雅，把同里着色在这幅水墨画卷上。
回首过去，流走的不是时光，而是同里这世外的性情。
2.4柔水江南：
以上这些水乡都已经以古镇为单位作为旅游经典向世人开放，当地的居民生活已经被随着游客而来的各种附带而打乱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在此将以上海老城厢的发展和老城乡居民生活的移风易俗来探读水乡与多民族文化的碰撞。
3、 上海的水乡故事——老城厢的前世今生
3.1上海老城厢
上海老城厢可以说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出现了上海早期的居民聚落和官方机构——上海务。南宋时期形成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立上海县，从此成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3.2老城厢的昨天
明清时老城厢的城市景观有两个主体，一为河浜，其大者可行船，小者服务于居民生活；二为巷弄，曲折而狭窄，主要供人行走。观察任何一幅尚存的清末时期老城厢地图，视觉上总会受到一种冲击，图中巷弄过于错杂与曲折，使人难以同纵横交织的河浜区分开来。这些巷弄从形态上也极似河浜。
3.3水乡的蜕变——因浜造路
20世纪初，老城厢发生了大规模的“填浜筑路”，官方一改传统以疏浚为要的河浜治理方式，将城内主干河浜渐次填没筑成马路，这对其现代城市景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此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上海各区县地名志，把填浜筑路作为追述马路地名沿革的一项内容，；《上海通史》等一类集大成的著作，则把填浜筑路作为上海近代市政发展的一种举措而略有论及。20世纪初老城厢的“填浜筑路”，只是其长期以来城市景观连续演变的一个片断，不仅是在租界影响下兴办现代市政的举动，还有着深刻的人文与自然积淀。老城厢地区由江南水网地带的乡村逐步转变为现代都市的一部分，其实就是人们对区域环境不断改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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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大规模的填浜筑路起始于1906年。1910年时(据图1a)，城中主干河浜虽已被填筑马路，但西门内这块名“净室庵浜”的区域，因系几条分支小浜组成，仍然得以保持原貌。图1a中用不同字母构成的线段表示当时的几条河浜，例如，AB段代表尚未填没的肇嘉浜之一部分河道，BC段代表西仓桥浜，其他AE、GH、 FC、AF等也各代表一段河浜，但图中未标出名称。然七年后，这几条小浜已为巷弄所取代，在图1b中用相对应的字母组成的线段代表新生成的弄堂。巷弄既有这样的来历，其何以“状似河浜”就极好解释了。不过，这个过程发生较晚，很容易被理解为近代才有的景观演变方式。因此，对那些更早形成的巷弄，也需要做一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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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与2b两图中比较的弄与浜，虽然一个在城中，一个在乡村，但形态上仍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县城西郊外这片地方当时虽已划归法租界，但由于未及开发，河浜体系基本还保持乡村化的形态。据北宋水利家郏亶之《水利书》记载，吴淞江南北两岸在宋代已逐步被开发成七里一纵浦、五里一横塘的水利系统；而今上海市区所覆盖的部分，至迟在五代或宋初已形成聚落①，所以有理由认为，城西这处河浜样貌就是上海地区旧式塘浦体系的一个缩影②。老城厢所在的地方作为县城治所，是元代以后的事，筑城更迟在明代，其城市景观形成的地理基础，无疑就是像城西那样的乡村水网地带。故可据此推测：城内古老的弄堂之所以状似河浜，也极有可能是其因浜而成的缘故。
3.4老城厢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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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而中期，上海开埠后，城墙日益成为上海县城步入近代化的障碍。辛亥革命后城墙被拆除，县城与租界及城外华界连成了一片。上海襟海带江，元初由海运漕粮兴起的沙船业，沟通了南北航线和长江、内河、远洋航线。老城厢地区荟萃了众多名胜古迹。豫园、露香园、也是园、日涉园等私家园林不仅有楼台亭阁之胜，而且有山水自然之美；城隍庙、白云观、沉香阁等寺庙的殿宇建筑和佛像造型均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巧和雕塑艺术；书隐楼、九间楼是今上海留存不多的明清宅第建筑。
走进上海老街，两旁落地花格窗、排门板、范氏栏杆的老房子，大多都是民国年间的建筑。几百年前，这条街还是一条叫“方浜”的小河，沿着这条小河，老城厢地区发展成以方浜为轴的水乡。北宋熙宁年间，上海酒务设在方浜畔征收酒税。南宋咸淳年间，上海镇就在这一带形成。宋末元初上海已发展成“襟海带江，舟车辏集”的一座巨镇，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升格为上海县。至明朝末年，上海已发展成为“编户六百余里，钱粮四十余万的“东南名邑”。

嘉庆三十二年，为防止倭寇入侵建成了上海城墙。后经万历年间的两次重修加高，上海城墙成为一座高八米，周长近十里，城门六座，雉堞三千六百处的雄伟建筑。四百余年沧桑过去，城墙已荡然无存，变成环形的中华路和人民路。幸存的大境阁是栋抱厦式的三层楼阁，半倚城墙，半在城上，是明代“沪城八景”之一的“仕皋雯雪”。清道光六年的春天，两江总督陶澍来游大境阁。面对眼前桃花盛开的景象，飘飘欲仙，于是情润笔端，挥毫题写下“旷观”的匾额。老城里闲居的老人们终日在这段短短的城墙底下晒太阳。

3.5老城厢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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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大多是早期来上海的移民，很多人还有宁波口音。这座移民城市里，苏州、宁波人占了很大比例。1797年，宁波商人钱随、费元圭等筹建了同乡会馆。崇祀关帝的正殿取名宁波的四明山。后来四明公所屡次被法租界当局侵占，又在清军镇压小刀会的战火中毁坏。保留下来的四明公所牌楼，背后是玻璃幕墙的高楼，而这一切总让人们想记这座移民城市曾经有过辛酸。

人们在感叹城市面貌越来越赏心悦目的同时，也许不会留意到城市空间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这种改变同时也带走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老城厢的日渐消逝，以及旧区生活形态的日益凋零。十六铺与八仙桥，无疑是上海老城厢最突出的代表性区域，它们曾经是这个城市诞生与繁荣的见证，但是它们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会被这个城市的人们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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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和日益增长的经济水平，上海在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路上接纳了更多的人口，接纳了更多的民族，接纳了更多的传统。石砖小路再也承载不了高楼汽车，上海变了样，上海人也变了成分。当人民广场绿地渐渐铺展开来，当兰生大厦、金钟广场、上海广场、大上海时代广场等高楼大厦不断崛起，已经习惯了“连卡佛”超市优雅环境的人们，不会费神回忆八仙桥小菜场的喧闹；熟悉“俏江南”风味的食客，多半也不会知道“老人和”的韵味。
如今，老城厢依然保留着古朴的民风，那由一块块卵石铺成的弹格小路，厢房深处隐约传来的开篇，挂满五颜六色衣裤的窄巷，风雨腐蚀的滴水屋檐，昏暗路灯下热闹的牌桌，使人流连忘返。与大多数欧洲城镇一样，房屋的底层是商店，但是没有大的玻璃橱窗将商品更好地展示出来。实际上，橱窗是不必要的，因为商品全部开架，在街上就可以完全看清所卖的东西。衔道被屋檐遮盖得严严实实，偶尔透射进来的稍许光亮也被巨大的招牌遮挡，每个商店前面都挂有招牌，就像那些过时的小旅馆一样。道路本来已经够拥挤了，路人行走之难又因挑夫和轿夫而雪上加霜。他们什么都挑、什么都抬，竹扁担挑的可能是水桶，是竹篮，有时甚至是轿子，里面坐着肥胖的男人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他们有可能将道路全部堵塞。
3.6总结：老城厢何去何从
老城厢的消失，在这个城市注定不会成为悲情故事，因为留恋老城厢的人们早已远走郊外，他们的生活痕迹和生命体验早就被葱翠的绿意和旖旎的霓虹淹没了。
今天，我们正在将有几百年历史的上海建设成一个“国际大都市”。一幢幢老房子被推倒，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旧街换新颜。但如果记载历史的老建筑都被拆掉，我们就无从探寻自己生长的城市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踪迹。当我们浸淫于现代文明的滋润，享受都市文化的成果时，唤醒老城厢的怀旧感情，保留老城厢的历史印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责任。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上海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琼楼广厦的建筑森林中，上海正在梳理、寻找城市之根。老城厢是上海青春的旧址，岁月的见证，新天地的对比。
4、 我们的调查感想——边走边看，在前进中怀旧
如果说上海的城市之根是广阔的长江入海口，那么上海的城市之源便是每一条沿城流淌的河流。它们像是上海这个灵魂与生俱来的神奇的血液，缓缓地流淌，穿过旧上海每一座斑驳的建筑，静静地渗透，刺入旧上海每一条古老的弄堂。几百年来，江南水乡的后代沿袭着这里的古老文明，依水而住，靠水存活。他们在河上来来往往，在河中穿梭游荡，在河边洗菜、涤衣、倒马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夹在城市化与西方风格侵入的缝隙处微弱存活的文明，那些老旧的民俗，异样的风土人情，快要被人遗忘在城市角落里的最后一点江南水乡的呼吸。我们希望在城市现代化的步调中，能给江南文化一丝合理的存活空间和从容的生活方式，尤其在上海这一座多元化色彩如此鲜明的国际都市中。任何一座没有老建筑的城市都会死，任何一种不能被多元兼容的文明也不能长久。上海需要江南水乡的气息，作为快速前进的步调中一丝悠闲与惬意。
宋元明：（组员）
作为一个苏州人，这最近十年里所见证的是一个城市的蜕变也是一个城市的成长，更是一个城市文化文明的传承。因此，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复旦青年论坛，到上海和苏州两地调研。在调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老城厢。阴雨天的薄雾笼罩着上海，林立的高楼插入朵朵乌云，强势就这样压迫下来。路口的街心公园里，孩子们拿着篮球投向水泥牌坊的镂空。铮亮的马路和现代的路灯遮不住老城厢的光。
    那偏居都市一隅被称为“下只角”连片密集的住宅群，那有着众多鹅卵石铺地的曲巷狭弄以及苔痕错杂、墙面斑驳的老城厢。那里的每一条街区、每一扇门户甚至每一块瓦片，几乎都能向你描述一段年代久远的故事。在老城厢漫不经心地留恋徜徉，你也许会怀恋起那上海开埠七百余年来那原汁原味的情调，——绝少西区尖顶建筑或花园别墅式的殖民化痕迹，而独具醇厚民风或随意姿态的布衣特色。随着时光绵延流转，那留存与记忆中的老城厢梦境，将弥漫出一段若即若离的悠远情思。
    这本泛黄的历史册页，浓缩着过去年代的诸种景观，或繁华，或凄美，或耻辱，或悲壮。
剥落了朱红的墙漆，繁复的黑色电线，竹编笼子里会说“你好”的顶着黄缨的八哥鸟，被剃掉毛的灰色大狗，出生不多久的瘦弱小猫，电瓶车刺耳的刹车声，门口等待开饭的老人手里摇摆的蒲扇，在自行车上穿梭着回收旧家电的喇叭。夕阳作幕，祥和主演，时间的快门在此刻被按下。
    老城厢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它的美好与没落，我想这次调研给我的不仅仅是老城厢的过去与现在，还是一种关于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的未来之路的思考。
郑正一（组员）：
七天的行程，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从开始时的陌生，到现今相互间亲密的温暖。但美好总是短暂的，尽管回忆酝酿着淡淡忧伤，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幸福。
    至今难以想象，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下，在缤纷绚丽的华灯霓彩里，在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中，还有那一群人，像戏里的角色继续在春寒料峭的老城墙前晃来晃去，艰难地完成着表演。两旁是落地花格窗、排门板、范氏栏杆的老房子。那由一块块卵石铺成的弹格小路，厢房深处隐约传来的开篇，挂满五颜六色衣裤的窄巷，风雨腐蚀的滴水屋檐，昏暗路灯下热闹的牌桌。 
    老城厢的消失，在这个城市注定不会成为悲情故事，因为留恋老城厢的人们早已远走郊外，他们的生活痕迹和生命体验早就被葱翠的绿意和旖旎的霓虹淹没了。
    都市。
    繁华绚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都市热闹，都市冷漠。都市文明，都市腐烂。
陈天翔（组长）：

虽不是上海人，但魔都上海我是从小心向往之的。在我以往的印象里，上海这个词，天然地就是灯红酒绿西装革履高楼大厦现代冒险的代名词，从来没想过在大上海的角落里屋檐下高墙深处有着这样一片屋一群人一串故事。他们生活在老街区小弄堂筒子楼里，在曾铭刻着一段旧日的繁荣，他们默默地演绎过一代代云淡风轻般的悲欢离合，纪录过一页页岁月峥嵘的光辉荣耀。而今，新上海崛起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遗忘还是改变？是离开还是留下？执著坚守这片故土的郭老太和老楼们，依恋之情依旧，生活方式依然，但已身不由己，别无选择。这些老房子，老屋子里的人和故事，老城厢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再次抬眼望去时，注定在瞬间定格成昨天，定格成恒久。
我们实践小组依循着历史的足迹，本着对往昔岁月与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踏上了征程，上苏州，下西塘，深入十六铺，转遍两湾城，看到了我们未曾接触过的一切。那些在狭窄逼仄的小房间里，没有热水，没有厕所，没有灶头，没有洗手池，寂寞地整天与单调为伴，而我们复旦的同学还成天闭着眼高喊着装空调，至少在这件事上一点也没有天之骄子推己及人关注社会用于担当的心胸与气魄。

在为期八九天的行程里面，看到的是苦闷与彷徨，收获的是缅怀与思考，但就组员的友谊来说，是充实而快乐的。在探访上海老城厢城中村的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是最学术或者是最艰苦的一组，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最团结的一组，最真心的一组，最美好的一组，感谢你们，拥有你们是我一生的幸福。
张玉婷（组员）：

参加复旦青年论坛是一次美丽的旅程。

为期十天的活动，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领略上海繁华都市的霓虹璀璨，体味苏州园林的巧夺天工，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与小组成员一起参与上海老城厢的社会调研。
   
平日看多了上海的高楼耸立，习惯了这座城市的现代化气息，太容易遗忘了这座城市深处那些角落，那些被遗忘的老城厢以及居住其中老人们。现代化的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使得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效率至上的年代，一些曾经属于时代的东西被扯得支离破碎，最终为社会所忘记。

借着此次论坛，关于民俗风情的调查使得我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去寻找那些遗留的文化印记，去感受不同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民俗传统与文化。每一次资料的搜集汇总、每一次的访谈、采稿，都是一种全新的发现和体验。那些曾经客观存在的民俗风情，在我们眼前真真切切地呈现，可是又是那么的陌生而不可思议。

论坛带给我们的是对文化的一种重新的发现与认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与探索。跨学科的成员构成、实地的调研考察、全新角度的报告撰写，这次论坛是对以往的调研方法、甚至学习理念的冲击和颠覆，为我们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甚至最终带动社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在回味论坛带给我们的所思所得时“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成为了最好的诠释，熠熠生辉，隽永深长。
王露（组员）：
人们总是努力往上爬，却忘了回首过去的路；人们总是希望无限靠近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却忘记了最原始的水乡文化。如果说上海的城市之根是广阔的长江入海口，那么上海的城市之源便是每一条沿城流淌的河流。它们像是上海这个灵魂与生俱来的神奇的血液，缓缓地流淌，穿过旧上海每一座斑驳的建筑，静静地渗透，刺入旧上海每一条古老的弄堂。几百年来，江南水乡的后代沿袭着这里的古老文明，依水而住，靠水存活。他们在河上来来往往，在河中穿梭游荡，在河边洗菜、涤衣、倒马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夹在城市化与西方风格侵入的缝隙处微弱存活的文明，那些老旧的民俗，异样的风土人情，快要被人遗忘在城市角落里的最后一点江南水乡的呼吸。我们希望在城市现代化的步调中，能给江南文化一丝合理的存活空间和从容的生活方式，尤其在上海这一座多元化色彩如此鲜明的国际都市中。任何一座没有老建筑的城市都会死，任何一种不能被多元兼容的文明也不能长久。上海需要江南水乡的气息，作为快速前进的步调中一丝悠闲与惬意。

老城厢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它的美好与没落，我想这次调研给我的不仅仅是老城厢的过去与现在，还是一种关于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的未来之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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